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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欢迎您再次收看仁爱和平讲堂，我跟我们的老朋友杨
宪宏先生，今天继续要跟净空和尚，我们的师父，一块来好好的谈
一谈。从上一次我们谈到世界和平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其实还是
回到一个人的本性，一个最基本的善念。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上一
集的最后一段里面，师父特别提到回到自己的故乡成立一个文化中
心，而且推动了一个工作。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用一个我们现
代人其实都已经忽略掉的，在我们传统社会里面，伦理，《弟子规
》这样一个基本的东西，然后做一个推动。我印象非常深刻，在上
一次节目中师父说，他本来预期二、三年才会有效果，结果在三个
月左右，效果就整个显现出来了，所以给了师父很大的一个鼓舞。
　　那我们这边要再请教师父，我们从这个话题往下走，是不是就
意味著，像《弟子规》这样一个很基本的东西，经过了我们说，应
该讲，民国初年这一段时间，整个的五四运动、整个的文化向西方
学习，都认为这个东西是老东西、旧东西、传统的东西。可是为什
么会经过这么多年后再回头检视它，会发现到它依然有一个最基本
的价值？所以我可不可以请教师父，我们从《弟子规》开始谈起，
《弟子规》里面所传达的讯息是什么？这个东西为什么会经过这么
多年之后，反而让我们大家发现到，它是一个回到中国文化最基本
的核心的概念？
　　净空老和尚：这个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它就是人性。所以我
常说中国五千年重视教育，而最重要的是家庭教育，这个教育最高
的指导原则就是《三字经》的前面八句话。搞教育头一个就是要肯
定人性本善，「人之初，性本善」，这是真理、这是事实，人性确



实是本善的，佛在这上面讲得非常透彻。所以「性相近，习相远」
，这个性就是性善、本善，习是习惯，习惯就不善了。习性所谓是
「近朱则赤，近墨则黑」，这个习性就是跟你的本性会愈来愈远、
愈来愈拉远，所以教育理念就从这里兴起来的。为什么要教？「苟
不教，性乃迁」，你要是不好好的教他，他这个习性跟本性的差距
就愈来愈大，大到最后就没法子收拾，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现
在看到整个社会是这种情形，没法子收拾。所以「教之道，贵以专
」，这句话是教学里头最重要的指导原则。
　　我从二００六年我们在巴黎办这个活动之后，把我们的教学成
果展示出来，教科文组织总部给我们一个展览厅，做三天的展览。
我参加这个活动只有两句话告诉联合国、告诉世人，第一句话就是
宗教是可以团结的。这个我讲了很多、也讲了很久，要想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和平，一定要从宗教著手，团结宗教著手，除这个
之外，实在想不出第二个办法。第二我们汤池的实验，人民是可以
教得好的；换句话，人现在学坏也是你教坏的。你看现在给社会大
众从老到少也是全民教育，男女老少一起学，学什么？都是在受电
视教育、网路教育。那电视、网路内容都是暴力、色情、杀盗淫妄
，从小到老都受这个教育，这个社会怎么能不乱？不乱了，你教育
失败了；它愈乱，就是你教育成功了。所以人是教得好的，人也是
教得坏的，人没有善恶，那就看你怎么个教法。所以本性本善，我
们肯定这个理念，这是真的。
　　我们从《弟子规》，这是儒家的根本，也是我们中国五千年家
教的基础，《弟子规》这本书就是中国自古以来家教的集大成，也
等於说是家教里面共同需要学习的科目，所以这很难得。《感应篇
》是道教的基础，道家的基础。《十善业》是佛家的基础。所以中
国传统学术到汉以后都变成这三家，儒释道三家。这三家的根重要



，没有这三家的根，你纵然是尽毕生的力量去研究，可以成为一个
学者，成为一个学者专家，就是我们今天讲道学、佛学、儒学，你
可成为这些专家，你不是学道、不是学儒、不是学佛，儒释道真正
的受用你得不到，这是我们不能够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提倡这个，
就是提倡真正去学儒，学儒就是学孔子、学孟子，孔颜之乐你真正
能体会得到，落实在你自己身上。学道，道是《感应篇》，因果教
育，佛的十善业是世出世间基础教育。
　　如果没有这个根，都变成了学术，就是儒学、道学、佛学，都
变成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救社会。所以一定要真
正，这是我在剑桥跟伦敦大学讲演的时候就提出来，因为他们汉学
系的学生很难得，你看这外国人，这中国话讲得很好，古籍他们能
看得懂，拿佛的《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孔孟，我很佩服。可是
我最后跟他们说，我说你们可以成为汉学家，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
位，但是你们的一生一定还是生活在烦恼跟痛苦的世间。大家就笑
起来了。我说你不可能像我这样这么自在、像我这么快乐，为什么
？我学的跟你们是相反的，你们是搞儒学，我是学儒，你们搞佛学
，我是学佛，这两个字颠倒，意思就不同了。所以我跟他们讲的话
虽然不多，给他们很大的启示。你真正学，学佛就要学释迦牟尼佛
，学儒就要学孔子、学孟子，学道就要学老庄，你才能真正体会到
那些人他们的宗趣、意趣，才能体会得到；否则的话你们拿这个当
学问来研究，无济於事。
　　主持人：师父您刚刚提到两个问题，我很有兴趣再听您帮我们
再解释一下。但是我在提这两个问题之前我请教一下宪宏，就说一
个是师父刚刚提到宗教必须要团结，从宗教团结著手，人类的和平
、世界和平才有展望。第二个就是说人民是可以教育的，他从他自
己在故乡所做的推动的实验看起来表示是成功的。可是我记得上一



集师父也提到了梁漱溟先生当年的失败，在乡村自治教育运动的失
败，可是他也是看到说他可以从人民的身上去教人民自治、教人民
学习，然后慢慢整个社会、整个中国到处都够每个地方做起来，中
国就自然而然不需要走共产主义路线、不需要走西方的路线，就走
自己的路了。待会回来也要请教师父，那为什么您觉得您的试验可
以成功，为什么其他过去很多人的尝试，都不见得能够，包括晏阳
初先生，都没有做成功？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定的条件？
　　净空老和尚：有。
　　主持人：好，我待会再请教。宪宏，就刚刚你听到师父这样讲
，你觉得宗教可不可能团结？因为宪宏在台湾他跟宗教界的关系也
非常密切，他自己也在推动。
　　杨宪宏先生：我自己是基督徒。
　　主持人：他自己是基督徒。我是讲你认为宗教有可能团结吗？
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宗教之间反而分歧是非常大的。
　　杨宪宏先生：恐怕也非团结不可。其实刚刚师父提到梁漱溟先
生，我对他一句话深刻印象，他只简单讲就是此时、此地、此人，
就是这六个字。那要掌握此时、此地、此人就非合作不可，这个机
会稍纵即逝。老实说人类的和平从一九四五年上一次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到今天，好不容易维持了六十年，我们勉强称之为和平。还
有没有六十年？我觉得这是大家都要警惕，因为过去一千年的历史
，或者是三百年的历史，或者是一百年历史，战争是何其容易就起
来了。人心这个贪、瞋、痴、慢、疑无所不在，无所不在的破坏，
这个破坏力强到不可想像，非合作不可。
　　我想过去也请教师父，其实所有的宗教家、所有的包括儒释道
，所有学儒的或者是儒学的也好，大家其实在某种程度不停的在沟
通，不外乎就是实践。实践就是此时、此地、此人，要不要在这时



候当下就用力？其实是大挑战，要不要？这要勇气。尤其这佛家里
头讲这种所谓「喜舍名为势至」，这个要很大勇气，大势至菩萨是
非常勇猛的，没有勇猛的毅力不会有喜舍善行。这个勇猛毅力中间
最重要是合作，破除所有、放下所有，合作。因为大家的目的到最
后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和平仁爱，没有和平如何仁爱？没有仁爱之心
如何和平？这个其实是大哉问。今天师父提到梁漱溟先生我也是心
有所感，因为在阅读所有经典的时候，的确感受到那个时代他的那
个感慨。那个不只是学佛或是佛学人的感慨，那个是整个世代人、
中国整个世代人的感慨，我想师父经过那个时代特有感受。请教师
父，其实我们这样论断是不是有点武断？
　　净空老和尚：不会。梁先生那个时候做的，使我们想到，第一
个他没有完全要求老师百分之百做到，另外一个他没有要求全民教
育，他有特别对象，譬如讲要年轻人做。可是老一代人他的习气这
么深，年轻人很难生起信心。让学生做，老师没有做到，学生会怀
疑。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基本的条件，第一个老师百分之
百做到，你不做到你不能教人。而且教人是要身教不是言教，要求
要身教，你把《弟子规》做出来给人看，而不是讲给人听。
　　主持人：而不是背诵、讲课。
　　净空老和尚：不是，那个没用处，那个人家不会听你的，你做
出来。第二个是全民，我们没有特殊对象，一起搞才能有效果，你
要不是一起搞的话就很困难。所以成功就这两点，这两点做出来了
，做出成绩出来。至於宗教团结，是我二００五年我在吉隆坡，在
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他那个时候刚刚退下来两年，但对於世界
的局势他非常关心，他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严肃。
　　主持人：而且是个政治家，政治人物来问。



　　净空老和尚：非常严肃！我当时回答他说，如果你们能把四桩
事情做好了，天下太平，和平就落实了。他说哪四桩？我说第一个
国家跟国家要做到和睦相处平等对待，第二个党派跟党派，第三个
是族群跟族群，第四个是宗教跟宗教，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
处，天下太平，这问题解决了。他听了皱眉头。我们停了几分钟，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确实这个事情是非常棘手，很不容易做到。
但是如果从宗教下手，行，宗教能团结，它会影响政治，也会影响
派系、影响族群。他听懂了。所以第二天他就给我写信，就邀请我
参加他主办的一个世界和平论坛，在吉隆坡办的。所以这个问题是
从这个地方提出来的。那我在新加坡，我是一九九九年把新加坡九
个宗教团结起来成为一家人，像兄弟姊妹一样，真正是和平的好榜
样。我到联合国参加这个活动，我就把新加坡的宗教代表团带去，
在联合国大会堂为全世界和平做祈祷。这些人手牵著手做和平祈祷
，这是联合国头一次，从来没有过的。
　　主持人：就是大家可以用自己宗教的方式，大家可以手牵著手
一起祈祷。
　　净空老和尚：对，不错。所以这是两桩大事情，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今年我就帮助澳洲，帮助澳洲团结宗教，澳洲大概有十个宗
教的样子，包括土著可能有十一、二个。这次我们想到团结需要有
理论依据，那就是每个宗教，你们的经典、你们的圣人、你们的神
，怎样教信徒、教人民生活，教人民工作跟处事待人接物，我需要
这些教条、这些文字。我说不要多，你们每一个教选一百句，就像
《弟子规》一样选一百句，文字不要超过一千五百个字。十个宗教
将来选出来之后我们把它汇集成一本，翻成不同的国家文字做一本
，我提供给澳洲，希望将来澳洲政府颁布，澳洲居民必读。我们信
仰自己的宗教，了解譬如说佛怎么样教我们，我们同时也读到基督



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各种宗教，这些东西大同小异。这些东西不
是大同小异吗？这样我们宗教团结就有经典理论做依据，那就提升
了一步。
　　主持人：我觉得师父讲到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精彩，我们待会
回来要再继续请教师父，为什么说它非常精彩？因为如果我们面对
世界几个大的宗教，我们如果说它各自的历史怎么样、它的渊源如
何、它的基本的教义是什么，大家会觉得说那是一个好大的题目。
可是师父却反其道而行，要每个宗教拿出一百句可以传达这个宗教
最简洁的义理，把它放在一个手册里面，你一比较也许就真的发现
，其实每个宗教的基本精神都很像，其实它就等於是一个很好公民
教育的课题。我都觉得这值得台湾的教育，高等教育或者是中等教
育、小学教育可以来做这种实验，也就是说你要编一种宗教教材，
就用这种方法可能是最简单的。待会回来我再请教师父，这个部分
在澳洲推动后它效果好不好？如果在别的地方推动有没有可能？特
别是对像师父刚才提到的伊斯兰教，它跟西方的基督教之间文明的
冲突一直都是很强烈的，有没有可能透过这种方式可以来化解两个
不同的宗教文明这么长久以来的一些误解？马上回来。
　　主持人：有很多事情其实真的是看你怎么去实践它，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希望把不同的宗教之间能够携手团结的话，首先有一个非
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你要让不同宗教之间去了解对方在想什么。同时
也让不同宗教里面发展出来的文明，以及它的信众去了解别的宗教
讲的一些基本的义理、教义，跟我们相信的东西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其实经过一个简单的比较之后，很多的误解就会自然的化解，对
不对？所以我想请教师父您在澳洲这样推动，第一个是效果怎么样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方式可以在别的国家，特别我刚提到像伊斯
兰宗教，伊斯兰教跟西方文明这么强烈的一些恩恩怨怨，有办法透



过这个方式来突破吗？
　　净空老和尚：伊斯兰教是个和平的宗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
意思就是和平。我跟他们交往很多。南洋印尼是最大的回教国家，
他们国家的人口是二亿三千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就两亿人，马来
西亚也是伊斯兰教的国家，我跟他们交往很深，时间也很久，印尼
回教大学还送我一个博士学位，能够合作。在十年前，一九九九年
，我们在新加坡这个经验，逐渐来推广，印尼宗教团结了、马来西
亚宗教团结了，现在澳洲的宗教也会团结起来，这是好事情，这对
於这个地区安定和平有很大的帮助。特别是我跟这些回教领导人、
国家领导人有很好的友谊，我们都很了解，伊斯兰教里面所谓极端
分子是很少数，并不是他们好战，不是这样子。现在是一般社会大
众对他们缺乏了解，误解很深，这是要慢慢的把它纠正过来。
　　从宗教团结，我这一次刚刚从印尼回来，印尼是回教这次召开
的一个宗教和平会议，这是第二届。在大会里面我们见到一位纽约
联合国一个组织，它这个组织也有三十多年历史了，这个组织就叫
做宗教和平。它底下也没有什么会什么东西，可是加入这个组织有
七十多个国家，七十二个国家。所以秘书长也是到处奔波做联系工
作。他曾经找我三次，但是都没有缘分见面，不是我没有时间就是
他又出了事情，所以这次正好在一起参加这个会议，非常欢喜，我
们也谈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我提出一个建议，我说如果我们有这
个缘分，能够把这四个国家，就是现在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跟澳洲，四个国家宗教代表组成一个团去访问全世界，去宣扬宗教
团结、促进社会的安定和平，一定非常有意义。人数多的话甚至可
以包一架飞机，我们环球来旅游，因为这个活动是促成宗教团结最
好的方式。因为宗教领导人大家都很忙，平常很少接触，纵然有个
活动也不过是在一起吃吃饭、谈谈天，没有时间深入。如果旅行，



有十几二十几天生活在一起，从早到晚，那个交流可不一样，才真
正能够把内心的话、看法都能够提出来。
　　我曾经带过新加坡的访问团访问中国十六天，印尼的宗教访问
团访问中国、访问埃及、访问梵谛冈，我都陪同他们去。这一次是
马来西亚宗教团，它还以回教为主，回教代表就有五个，访问中国
宗教，特别指定去访问维吾尔族，新疆，我也陪他们一同去。他们
的感受很深。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告诉我宗教和平组织
有七十二个国家，我说如果每一个国家能够有两个代表到三个代表
，我们就可以包一架飞机环球旅游。他很有兴趣，他说这个事情他
再来促成。我说有必要的时候明年能够在纽约联合国办一个大型活
动，就是宗教和平、化解冲突以这个为主题来办一个活动。他们在
联合国已经三十多年历史，也有相当的影响力，我说你先去联系。
我们也曾经跟联合国有过往来，他们也表示很欢迎。因为我们巴黎
做得很成功，这他知道，所以他对我们有信心。因为大家现在都迫
切希望和平，就是找不出方法，所以我们能提供这个理念，有可行
的方法，没有不受欢迎的，这是一个好事情。
　　主持人：好，如果这件事情能够促成的话，在宗教和平的概念
之下，您觉得还可以再往下推出什么样的一些和平的内容？
　　净空老和尚：那要办教育。这是我前年在联合国提出，我希望
联合国能够办一个宗教大学，每个宗教成立一个学院，将来世界许
多宗教都是同学，不同院系而已，都是同学。像这个宗教概论，所
有宗教教义的精华都做为必修课，不管你学哪一个宗教，其他宗教
你都涉及、你都能够懂，这个样子宗教里面这些误会就化解了，矛
盾冲突就不会发生。所以宗教大学、多元文化大学我总是想著这两
个机构，这很有意义，这才叫做真正扎根，有了根了。所以基本的
教义一定要大家共同学习。



　　杨宪宏先生：师父讲这一段，我想起了一九八０年代，其实那
个时候发生了一个危机，就是美苏两强互相用核子弹对峙，那时候
对峙已经超过三十年了，从一九五七年苏联发射史波尼克卫星以后
就进入核子时代。我记得在一九八O年代，当看到宗教组织发表了
和平信，总觉得不晓得有没有用。可是后来我看戈巴契夫传跟雷根
传，发现他们内心都受到振动，就是觉得原子弹这种东西、核子弹
这种东西，绝对不是你所信仰的神所要你做的事情。话就这么简单
、就简单一句话，他没有要你做这个事情，就这样。然后这一代要
有那个力量、有那个勇气去面对，去把你的宗教、你的信仰里头没
有要你做的事情在你有权力的时候做。戈巴契夫特别伟大的地方在
这里，了不起的地方在这里，他是个天主教徒，和他的夫人一起，
觉得这个事情对他影响重大，今天既然落在他身上他担起来。
　　所以我们在一九八O年代有把限武谈判，然后把核子战争的威
胁，可以说是暂时拿开。可是我觉得说这是一代又一代的，所以现
在师父谈到再一次的宗教和平的一个合作，其实非常必要。我不敢
讲说战争迫在眉睫，可是你看这几天我们在台湾所感受，油价这样
子一路飙涨，如此凶猛有如暴政，大家都不晓得怎么办。那你看粮
食，全球缺粮，这个也是，如果是佛家所讲的小三灾，那小三灾所
有的条件齐备，很惊人。这一点，当然台湾最近好像表现得还不错
，在过去八年以后走到今天，似乎看到了一些善念，我觉得那个善
念变成是很多人的基本。可是那个善念还是要实践、还是真正要去
做。师父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不只是解决台湾自己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
　　主持人：没错，所以顺著宪宏刚刚这段诠释，来追问请教师父
，也就是说办教育是一条很大的路，可是中间有一个我们终究要去
碰到的问题，就是你怎么跟政治人物来对话、怎么来跟政治领袖来



对话。比方说您刚刚提的马哈迪，我觉得也很讽刺，就是说您碰到
他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可是他已经离开首相任期两年了
。也就是当他在位子上的时候，他愿不愿来跟宗教做一个对话，跟
宗教领袖来做个对话？他愿不愿意把宗教领袖给他的建议当成他的
政策来推动？所以我想师父一定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人民做
得再多、对教育做得再多，回过头来还是要碰到一个问题，怎么样
去对那些领袖们去对话？宪宏刚刚举得很好，用那个例子来告诉我
们说，宗教界所做出来的努力的确可以打动当时世界两强领袖的内
心里面，他自己会反省我所相信的宗教、信仰的宗教允许我这样做
吗？还是它不允许我这样做？可是是两个有善念的领袖。所以我想
请教您，就是说怎么去跟这些政治领袖们做对话说服他们？
　　净空老和尚：我们首先要相信宗教是教育，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最重要的一个理念，第一理念就是要深信不疑「人性本善」。
　　主持人：人是可以教育的，即使他就是领袖，也可以被教育的
。
　　净空老和尚：人是一定可以教得好的，要有这种理念。这是我
跟许多这些大学校长、教授们谈到这个问题，如果学生不好把他开
除了，学生没有过失，是我老师没有教导好，不是他的过失，是我
们自己的过失。所以一定要自己做一个好样子。中国自古以来的教
育特别强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这是真正的教育。行不通了，问题不在外面，决定在自己，你好好
的反省，你好好的去检查，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改过来，问题解
决了。对，不错。
　　主持人：我的意思是说，师父刚刚讲到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还是
要相信，那个人本身是可以教育的，即使他是一个顽劣的政治领袖
，我还是要不断的相信。好，我们还有一段话我想刚刚宪宏替我们



点出来了，也就是说政治的部分随著宗教或者是大家对於宗教的问
题的各种关注，有可能慢慢去感化这个政治人物，让他选择善念而
非受一个恶念的驱动。可是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整个世界未来趋
势所面对的压力，比方说高能源的年代，能源甚至石油枯竭的年代
，大量消耗自然生态所带来的浩劫，不管是天灾还是看到地震海啸
所带来的破坏力。所以我待会回来我想我跟宪宏还想再请教师父一
个问题，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可测的年代我们该怎么办？特别是
像佛教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宗教所能扮演的角色又是什么？我们待
会回来请教师父。
　　主持人：就像我刚才请教师父的，也就是说很多政治的人跟人
之间的纷争仇恨大概都可以透过教育去改变它。可是面对著我们现
在，其实不分任何人，我想你不分任何的宗教、不分任何的国家、
不分你是有钱人还是你是个是穷人，地球逐渐走向一个能源可能枯
竭、生态可能浩劫这样的一个处境，我要请教您，我们站在宗教的
角度来看的话能做些什么？怎么样去号召人心去面对这样的一个未
来的走向，而能够让这个地球变得比较美好？
　　净空老和尚：这是一个大问题。宗教教育确实能解决，但是问
题真正学习宗教的人是愈来愈少了，譬如我们讲佛教，真正学习释
迦牟尼佛的经典教义的人太缺乏了。每一个宗教都缺乏像过去第一
流的那种传教师，这是真正值得我们忧虑的事情。前年我从伦敦回
来之后，我就想到怎样帮助中国儒释道培养传承的人才。也很难得
牛津大学他们的麦大维教授到香港来看我，希望我能够在剑桥办一
个书院。英国大学它是书院制的，剑桥跟牛津差不多都好像有五十
几个书院，所以他希望我在那边去办个大乘佛学。我很感激他，我
说承蒙你的爱护能够给我这么高的荣誉，我说但是我有困难。他说
有什么困难？我说你们学校那些制度、那个框架加给我我就一筹莫



展，我做不了什么事情。他说你怎么办法？我说我没有办法，我这
个方式完全是继承中国老祖宗五千年的老办法。他说老办法是什么
？老办法就是《三字经》前面八句，他是汉学家，我说你很熟悉。
他说八句是哪八句？我一念他都懂。我说最重要的是「教之道，贵
以专」，你们学校设立的多少种课程，必修的、选修的那么一大堆
，杂了、乱了，我说那个搞什么？那是个知识。中国、东方的人他
求智慧，智慧跟知识不一样的，你搞知识那一套东西，智慧不行。
智慧一定是戒定慧，因戒生定，因定开慧。所以说中国这个东西传
统，五千年的传统都是讲求「一门深入，长时薰修」，所谓是「十
载寒窗，一举成名」，这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惟。
　　招生，我可能不会招大学毕业生，我们博士班不会找大学生。
他说你招生条件是什么？我说招生条件我只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他
有道德的水平，也就是说像《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
他真落实、他真做到了，这是什么？你有圣贤的基础，这品德。夫
子讲教学四科第一个德行，你没有德行你培养他没用处，所以首先
道德你有了基础。第二个条件是你有能力阅读文言文，因为古籍东
西都是文言文写的，我说我只要这两个条件行，他初中没有毕业都
没有关系，我说我要这个条件。
　　那教学？教学一门深入。最重要的你这个人德行有了，然后你
学一门，儒释道你只能学一门，不能学两门。譬如说学《论语》，
你就专攻《论语》。期间多长？十年，十年就学这一部。他很惊讶
，他说那你怎么教法？我说我哪有什么教法，我指定一些参考资料
给他看，看了之后每天上课他讲给我听。我教他学，不是我讲给他
听。你学了之后就提出报告，每天半个小时报告，你一天所学的做
半个小时报告。像一部《论语》大概四个月就讲完了。讲完怎么办
？讲第二遍，二遍讲完讲第三遍，我说一年讲三遍，十年讲三十遍



，他就变成孔子了。遍遍不可以用前面讲义，遍遍要写新的东西，
他才有真正的。这样的学习，所以我跟他讲大概一般人三年到四年
，在佛法讲他就得三昧了。三昧是什么？定下来了，心定下来了，
五、六年他就开智慧了。智慧一开，他这一门通了，他能触类旁通
，其他的都能贯通。我说惠能大师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你看他
一开悟之后，世出世间法样样都通，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他
都贯通了，没有障碍了。这是东方人教育的方法，跟你们那个不一
样。所以你那个学校，我说你回去跟学校商量，如果能同意我这个
办法，我不受约束的话，我很乐意到伦敦去办个书院。
　　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因为师父刚刚点到一个问题
，恐怕也是宪宏我们在台湾关心教育问题一直觉得是很大的一个障
碍，也就是说你学院体制再怎么去规划，是可以教知识的，可是你
到底要怎么教智慧？这真的是难！即使我们现在国内的大学有宗教
系了，也可以到宗教系去讲课，可是他讲的还是知识，还是知识。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恐怕是要借助民间的力量、宗教的力量自己
去办书院、办学院，去开出他自己要的人。可是这里面也碰到一个
困难，就像您刚刚讲的，愈来愈少的人愿意去认真的学习各个宗教
的基本的教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样去，应该讲说去诱导、
或者去劝导、去鼓励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进来？而且投身进来后
，像师父您讲的，容许我冒昧的请教，他这一部《论语》就要十年
的时间，那是一个非常漫长的阶段，以现在的人不管是短视近利的
性格，还是说这个社会要求很多。比方我开玩笑讲，我跟宪宏我们
可能学个一年、二年，别人就一天到晚要来跟你求智慧了，希望你
给我们答案了。他也要耐得住，耐得住这十年漫长的时间苦读，对
不对？所以要请教师父，您会希望怎么做？特别是您觉得现在在台
湾也好、在中国大陆也好，这样子一种教育的理念有办法来实现吗



？
　　净空老和尚：有办法。我们办一个书院，人不要多，十个人，
人多了没有用，十个人当中出了一、二个孔子还得了！出了一、二
个释迦就不得了！就是十个人。十个人采取什么？闭关，十年不下
山，建一个小型的书院。譬如十个研究员，工作人员也十几个，也
不会超过三十个人，过这个团体生活，封闭式的，闭关。现在跟从
前不一样，现在独善其身同时可以兼善天下，我们的教室就是摄影
棚，这么大的教室就够了。这十几个人在一块上课，天天在上课的
时候同时播出去，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完全是透明的。
　　主持人：这是我们宪宏最鼓舞的就是数位年代的教育方式。
　　净空老和尚：对，是。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学位，但是有实力拿
出来，到时候每个大学头一个就想把博士学位送给你，它有面子。
所以这是十年之后，不但自己成就了，也带了一批好学生，那些好
学生是在电视、在网路上学的。所以是真正可以做得到的，有这个
机缘的话就行。
　　主持人：其实老师这样提的这个是很先进的教育理念，透过一
个数位的影像，媒体教育的年代。
　　杨宪宏先生：是在讲述一种专注力，是在讲述一种正信。其实
正信最难，就是选择好你应该去做的事情，这是最难。
　　净空老和尚：在我们想，中国十几亿人，找个十个、一百个人
很容易找到，不是找不到。
　　主持人：好，待会回来我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还是要请教师
父，待会在一个小结论里面当作我们今天这一集的结论。就是说老
师特别提到说你要两种人，第一种是品德，可是问题是这个东西要
怎么去界定？因为这个问题的回答，我相信师父对我们的教育，现
在教育碰到的难题，刚好是个难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怎么去界定、



怎么样去教、去选择一个人的道德教育？在台湾的话我们开玩笑讲
，搞不好又出现道德教育补习班，去教这个学生怎么去背、怎么去
考试。所以待会要请教师父给我们一个答案。
　　主持人：刚才为什么说在最后一小段时间里头我要请教师父这
个问题，因为的确是个大问题。我刚才在广告中间空档的时候还跟
师父半开玩笑的说，其实师父刚刚讲到那个刚好是讲到西方教育制
度的一个盲点，因为它的制度一定有很多挑选方式，可是它的东西
一定要很明确，才能知道你程度是什么。程度是可以鉴别的，可是
你的智慧道德该怎么鉴别？可是反过来讲师父刚刚讲那个上课的方
式，那个上课的方式又像是西方一个，尤其是英国制度里面非常好
的博士班养成的教育制度。老师的目的就是给你丢东西、丢材料，
你自己看，看了之后定期来跟我做报告，几年下来其实你的智慧就
在增长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可是我这边要请教师父，您刚
特别提到说两个条件里面第一个我听到最清楚的，就是一直记得觉
得要怎么突破它，就是要找那个品德、道德，有这个品德、道德的
人。可是这个东西有点麻烦，师父要怎么去鉴定这样的人才有这个
资格来学习，跟您长期的来学习？
　　净空老和尚：这个不能考试。
　　主持人：没错，一考试就是公民教育了。
　　净空老和尚：不能考试，这就像我们现在在汤池办的这个班，
办的这个中心，中心推行的就是伦理道德教育。在这里面选最优秀
的老师，至少在这里教了三年，他的道德不但他能够理解，他真正
能够做到。三年我们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再徵求他愿不愿意，我们
再努力十年。如果他愿意，我们就请他过来一起来学习，从这个地
方挑选。所以有很多人来找我，听到我这个说法都来找我，好多人
。我说你们先到汤池当三年老师，三年大家都看到了，都认为很好



的时候，由大家推荐来参加我们这个班。用这个方法，除这个方法
之外，别无途径。
　　主持人：所以的确跟现在的教育制度动辄用考试、交报告，知
识的形态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净空老和尚：要你真正，你看看你在路上遇到老人能不能像遇
到自己父母亲一样？老人挑个担子，你能不能看到他马上接下来送
他回家？这真做到！你对人，对每个人，是不是恭恭敬敬有九十度
鞠躬礼？不要认为这是小事，这不是小事，诚於中则形於外。你养
成这种习惯的时候，就是把你自己，首一个学自己的谦卑，古今中
外的圣贤没有一个不是谦卑的，对别人尊重，无论对什么人，即使
是再下贱的人，他都是尊重的心，这是平等心。你看看本性本善，
佛法里面讲一切众生本来成佛。所以你能够把一切众生都能像佛一
样看待，那样尊重，从你内心里发出来，这是性德的流露，这是自
然的，这不是勉强的。所以要从这个要练习，至少要三年。三年能
够真正落实做到不改变，在古人说这是孝子，我们选学生培养要从
这下手。
　　主持人：所以如果照这样子来谈的话，师父您心目中重视老师
、重视身教、重视实践，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感觉起来您的理想中
教育的园地很像是中国古代某种书院类型。
　　净空老和尚：是书院，没错，完全是书院。
　　主持人：就是大家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去实践，不断的去讨论
智慧，从知识中转换成智慧。而且这不是纯粹书本的，还有生命的
体验。
　　净空老和尚：对，不错。就是一部《论语》，你可以把它讲得
非常丰富、非常圆满，因为在佛法讲一即一切，一部经可以包含一
切经。不但包括你自己本身这些教育，甚至所有宗教都能够融会在



一起。所以我讲过《新旧约》，我讲过《古兰经》，我讲那个《玫
瑰经》还有光碟在天主教流通。
　　主持人：他们一定也很好奇想知道师父您用什么方式来讲。所
以反过来讲也一样，一个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他也可以回过头来理
解佛经里面的经典。如果到这个地步的话，其实宗教之间对话就畅
通。
　　净空老和尚：这都贯通的、贯通的。
　　主持人：但容许我最后一小段时间我要开宪宏一个玩笑，宪宏
，师父刚讲到这个不就是教改，教改其实最想达到的、最该做的事
、最想达到的目标，对不对？
　　杨宪宏先生：其实持之有恒，所谓的「守之不动，亿百千劫」
，很重要，守住。不过那要先得正、正信，正信最难，这是一套教
育的过程，然后一旦抓到重点就力行到底。
　　净空老和尚：所以大学里面讲的八目还是基础，头一个你能够
把物欲放下。我们常常讲的，讲得这么多年，劝大家，自私自利放
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图五欲六尘享受这个念头放下、贪瞋痴慢放
下，你才能入门。如果这个东西要有，它就会障碍你。
　　杨宪宏先生：烦恼。
　　净空老和尚：对，不错。
　　主持人：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这讨论，师父在这一小时里面点出
了很多的问题，其实回过头来我们再想一想并不遥远，我们的教改
要达到的目的，要给孩子展开大智慧的那个方向，说穿了难道不就
是师父今天跟我们讲的这一个很核心的某种理念吗？那如果我们可
以从这里面去了解知识跟智慧之间是有区隔的，然后一个学校的教
育制度跟书院式那种自由开阔的天地是不一样的，也许我们就可以
找到我们自己对於教育、对於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今天



跟各位谈的仁爱和平讲堂，很高兴今天再次请到师父来跟我们做了
刚才这一小时的讨论，也谢谢宪宏陪我一块来分享。谢谢师父，谢
谢您的收看，谢谢。


